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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九篇》之三

􀳂朱立中

没看粤剧演出10多年了。日前，获“戏剧
中国”2021年作品戏曲类“最佳剧本奖”的台
山土产粤剧《海永无波》，由台山粤剧团在台山
市影剧院首演，我有幸前去观赏。

粤剧《海永无波》脱胎于广东省保护文物
——紫花岗摩崖石刻“海永无波”。该石刻位
于台山市广海镇南湾紫花岗山腰，地处南湾
之滨，“海永无波”每个字高3米、宽2.2米，刻
于一块高8.1米、宽9.2米的花岗石斜面上，是
广东省内最大的石刻，字体苍劲雄浑，气势磅
礴。

据《广东通志》记载：明景泰三年（1452），
倭寇劫掠广东沿海，张通奉朝廷之命讨贼，不
克而退。天顺二年（1458），英宗再命张通杀
贼立功赎罪。次年，在沿海各地人民奋起协
剿下，张通作战大捷，俘虏大批倭寇。之后，
张通写下“海永无波”四个大字，并由徐海刻
上摩崖，以寓匪患已平，海面再无寇害之意，
宣示民众祈求国泰民安的心愿，亦为平倭纪
功。石刻左边有“钦差总督备倭都督张通书，
巡视海盗副使徐海刻”的题款。在广海地区，
与“海永无波”石刻一脉相承的人文遗迹，还

有“烽火台”和“烈女坟”。“烽火台”承载着广
海人民几百年防御外敌入侵的英勇历史，“烈
女坟”背后是广海古城被倭寇侵略至暗时刻
的悲壮事件。粤剧《海永无波》融合三个古
迹，运用戏剧艺术手段，重现当地军民合力抗
击倭寇、收复失地、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畅通
的历史情景。毫无疑义，剧情升华于厚重的
史实，主题富有时代气息、充满正能量，是粤
剧《海永无波》成功的前提。

在戏剧艺术中，人物形象塑造也是成功的
关键要素之一。粤剧《海永无波》的角色形象
栩栩如生。《海永无波》主角——与历史人物同
名的彭贞娘，在倭寇入侵的危难时刻，她代父
上战场，竭忠效命；为歼灭倭寇把握战机，她挺
身闯敌营，刺探情报；为掩护同伴带回重要情
报，她明知难以生还毅然留下来与倭寇周旋，
用剪刀刺伤贼酋和叛徒后壮烈牺牲。在烈女
彭贞娘墓前，军民祭忠魂，高唱“长歌献烈女，
由衷万般敬仰；热血碧心，卫国为民，传扬万世
馨香”，豪壮的旋律，令人荡气回肠。彭贞娘，
源于历史而高于历史，使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
资源借助当今流行的传统艺术形式，陶醉大
众，昭示现实。《海永无波》反角——虚构的东
洋倭寇首领川太郎，作恶多端。《海永无波》武
将——与历史人物同名的徐海，“从军海疆戍
卫超十载，矢志不改”，率众战倭寇，勇猛果敢，
最后活捉贼酋。徐海鲜明地演绎了英勇将军
的形象，稍为逊色的是，戏剧演员斯文有余而

威武不足。
戏曲的语言，由道白和唱词组成，道白长

于叙事，唱词长于抒情。《海永无波》的道白和
唱词，简洁而准确，为明晰剧情、爽快观众，奠
定坚实的基础。诚然，从打造广东大戏新高地
的要求来审视，在《海永无波》中未见经典语
言，道白和唱词尚欠缺诗意。

《海永无波》编剧兼导演李剑昌，从 20
世纪 60年代起，就先后任台山文艺宣传队
专职创作员、台山粤剧团编剧。50多年前，
我写唱词、他谱曲兼导演的几个演唱节目，由
台山粤剧团演出，合作愉快。后来，他成为广
东省德艺双馨中青年文艺家，凭丰硕的创作
成果，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家协
会。退休后他笔耕不辍，从2007年开始创作
《海永无波》，五易其稿，磨炼15年而捧出剧
本，成为台山首个获得大奖的戏曲作品，列
入江门市2023年文化强市专项资金扶持项
目。难能可贵的是，接着《海永无波》，李剑
昌根据台山神话而创作的粤剧《石花仙子》，
又获“戏剧中国”2022年作品戏曲类“最佳
剧本奖”。

目前，年届八旬的李剑昌决定以台山侨乡
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为依据，创作粤剧《梅菊
姐》，与《海永无波》《石花仙子》组成侨乡三部
曲。我为老文友焕发才思而兴奋，相信爱弄南
海潮的李剑昌，会像其佳作《海永无波》一样，
接海气，扬龙威。

明代宗景泰五年春，粤北大庾岭梅关古驿
道上，不时见到挑着行囊、书卷的举子匆匆赶
路。甲戌科的会试越来越近了，又是一年鱼跃
龙门的时候。料峭春寒中，一位身材高挑的青
年儒生踟躇而行。长途跋涉在他瘦削的脸上留
下了深深倦容，而他的眼睛里，更流淌出浓如秋
色的茫然。过了赣州之后，他犹疑地跟着一群
赶考的举子乘上了下赣江的船。船在清冽的赣
江上无声地赶路，船上众举子无不对今年折桂
京城踌躇满志，青年儒生依然沉默无语。船过
丰城，他却在众举子讶异的目光中下了船，挑着
行李上了一条折往清江的船。几天之后，他出
现在了临川府崇仁县一个叫小陂的村子里。村
里住着闻名天下的一代大儒吴与弼。

这个青年叫陈献章，广东新会县白沙村人
氏，因所居之天沙河边沙蚬雪白，后世称之“白
沙先生”。6年前他就曾进京会试，中了副榜进
士。这回，他再度启程北上。谁也没料到，他
会在进京路上突然改变决定，放弃科考。当
然，讶异之后的众举子依然雄心勃勃朝京城赶
路。只有陈献章在那一刹那，豁然领悟自己的
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也就是这一转身，儒学
世界有了一段“春阳台时光”，多了一个“江门
学派”。

我刚到江门的时候，也住在陈白沙故居后
面的天沙河边。天沙河里已看不到白亮的沙
蚬，但是白沙先生的名号传颂千载。

陈献章在吴与弼门下的时间大约只有半

年，就告辞老师南归了。显然，他感觉在吴老
师门下无所得。但是至少有两条是让陈献章
受益匪浅的。一是心安致学，二是士不居官。
这两条，陈献章践行终身。

我不知道陈献章回到江门后他娘有没有
骂他。总之他干了件更出格的事情。他在自
己住的“碧玉楼”旁边收拾了间小屋，名曰“春
阳台”。他弄了一大堆圣贤书籍堆在床头，开
始闭门苦读。家人除了送饭，一律不能打扰。
据记载，这段“春阳台时光”长达10年之久。

我一直想象，春阳台是一个很雅致、很文
艺的场所。因为陈献章是个诗人、也是个琴
家，家境也还不错。但是梁炳尧老馆长否定了
我的猜想，他说春阳台就是一间破烂的泥巴
屋。

梁炳尧先生已经80多岁了，退休也已经20
多年了，满头白发，精神矍铄。退休之后，他仍
几乎每天坐公交车回到陈献章故居。他守着陈
献章故居里一处七八平方米的角落，读书写
字。他读的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献章
集》，他写字用的是陈献章发明的茅龙笔。前几
天，我去拜访他，冬日的阳光洒满庭院。他如数
家珍地给我讲陈献章的故事。他有好些本读书
笔记，密密地用钢笔写的，都是读陈献章诗的体
会。这个小小的角落就是他的春阳台。

陈献章将自己关进春阳台的最初几年，几
乎是囫囵吞枣地日夜读书。这让很多人费解。
他几年前就中了副榜进士，至今没有一官半职，

并不是因为他读书不够多，而是他已经不满足
于学而优则仕。或者说他不想做官了，他希望
从古人的典籍中求得真知，悟得大道。他确定
这是另一种更高级的追求。显然，这间破陋的
土屋、这堆积如山的书卷没能帮助他。他觉得
越读越糊涂了，每天晚上睡在坚硬的床板上，脑
子里有几百几千匹野马在奔腾。他大病一场，
他的妻子给他送饭时，发现他已经昏迷了几个
时辰。老娘亲态度强硬地令他搬出了春阳台，
也不准他再摸书本。每天便只是安排他散步、
种菜、钓鱼、写书法、抚瑶琴。小庐山是一个郁
郁葱葱的缓坡。我那天去那里闲逛，看到了两
株硕大的凤凰树，遮天蔽日的，开花的时候一定
是美到了极致。山坡上辟成菜园子，定是瓜果
飘香。小庐山到天沙河边只有三几百步路，最
是垂纶佳处。陈献章常去的地方还有圭峰山和
潮连岛。就是这段如闲云野鹤般的日子，让陈
献章的心彻底安静下来了，神明间一片澄澈。
他知道自己步入了一个新境界。于是他向母亲
提出要求，重入春阳台。

重入春阳台之后的陈献章不再像以前那
样通宵达旦地看书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闭
目静坐。这个时候，那些他曾经读过的典籍、
那些圣贤思想的光华会静静地从他的脑海里
流过，无声闪烁。他亲近它们、拥抱它们，有时
也挣脱它们。这个时候，春阳台里夏天不再炎
热，冬天不再寒冷，蚊虫嘤鸣也成为美妙的音
乐。久而久之，他在脑子里常常捕捉到一些神

秘的体验，他会感觉自己“心体隐然呈露”。那
是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他开始能够迅速准
确地收获到在探访宇宙端倪时的自得之乐，他
忍不住手舞足蹈：“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心即
理也，吾见道矣！”

一个初秋之夜，陈献章走出了春阳台。他
在淡淡的月色下走到了天沙河边。天沙河水
光粼粼，汩汩地流过陈献章心间。在这之后的
30多年里，天沙河边小庐山脚下学子如云、书
香浓郁。甚至有朝中官员挂靴辞官，拜入白沙
先生门下。“江门学派”名传天下。在陈献章晚
年时拜入其门下的有一位来自增城的学子叫
湛若水，成为了他的衣钵传人。

在陈献章走出春阳台大约50年后，在贵州
一个叫“龙场驿”的地方，一个叫王守仁的人也
寻觅到了和陈献章同样的快乐。他奔跑在山
野之中，欢呼着“我明白了，圣人之道，吾性自
足”。这时的王守仁对于陈白沙先生“春阳台
悟道”的故事应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这时他与
同朝为官的湛若水成为了立志“共兴圣学”的
挚友。

从陈献章“江门学派”到湛若水的“甘泉学
派”到王守仁的“姚江学派”，中国思想史上一
番鸢飞鱼跃、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新景象从天沙
河畔的小庐山开始，从那间破陋土屋里装载的

“春阳台时光”开始缓缓展开。那也是多么令
人神往的“江门时光”呀。想象着、憧憬着，我
心怡然。

温暖的火堆
􀳂王同举

每到风紧天寒的日子，我就会怀
念起老家那一堆柴火带来的温暖。

记忆中的故乡，冬天非常寒冷。
呼呼的北风拥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在
村子上空肆虐。河面上结了一层厚
厚的冰，在冬阳的照耀下泛起清冷的
光。河边，干枯的枝条因禁不住风，
不时地自树梢跌落，跌到冰面上，“吱
溜”一下滑出老远。

乡间小路似乎也扛不住冷，缩紧
了身子，愈发显得窄了。路上行人稀
少，偶尔有一两个，用厚厚的围巾裹
了头，只露出两只眼睛，双手拢在袖
中，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趔趄而
去，总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模样。鸟儿
已隐藏了行迹，猫儿、狗儿都蜷在屋
里的火堆边上取暖。孩童们似乎特
别抗冻，在风雪中撒欢奔跑、追逐玩
耍，头上落满了雪花，小脸儿冻得红
扑扑的。母亲总会心疼地唤我回
家。进了屋子，往往还顾不上掸落满
身的雪花，就往火堆边上靠。火正
旺，燃烧着的木柴不时地爆出一阵阵

“噼噼啪啪”的声响。屋子里暖烘烘
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于农家来说，火堆是冬日里必
备之物。从入冬伊始到农历正月结
束，每家每户的屋子里都会有火堆。
那个年代，日子过得虽然清苦，吃穿
用度没有那么讲究，但说到火堆，却
被视为冬日的头等家庭大事，要及早
筹划。入冬前，父亲就开始准备烤火
用的木柴。老屋前后有祖父栽种的
树，总有一些扛不住年岁，纷纷枯死
老去。父亲拿了斧子，砍下枯枝，又
挖出粗壮的老树根，一趟趟地搬回小
院里，趁着好日头晒干，再一层一层
码齐了，堆放在墙根下备用。

冬日的早晨，父亲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生火堆。父亲从谷仓里刨出
一簸箕稻壳，堆放在屋子中间的泥地
上，再把老树根锯成几段，盘在稻壳
堆上。屋后有一片竹林，地面上积满
了一层厚厚的竹叶。这些干枯的竹
叶，是父亲常用的引火之物。父亲折
了一些枯树枝、烂竹根等，把它们拢
在一起点燃了。不一会儿，整个屋子
就轻烟缭绕，热气蒸腾，清冷的冬日
变得温暖起来。

冬日伊始，各种谷物入库归仓，
农事已歇，地里头基本上没什么活
了。闲下来的乡人趁机相互串门走
动，彼此联络下感情。每有乡亲上
门，必定先把客人让到火堆边上暖暖
身子。母亲忙着煮水沏茶，父亲则拿
出自家做的米饼、花生等来招呼客
人。客人也不谦让，一边品尝小吃，
一边和父母聊聊地里的收成，说说来
年的农事谋划。跳跃着的火焰映照
着每个人的脸，熊熊燃烧的火堆温暖
着每个人的身子，火堆边不时地爆出
一阵阵欢声笑语。围火而坐的那份
闲适、那份温馨，让人觉得幸福原来
竟可以如此简单，清苦的乡村岁月也
变得可亲起来。

冬夜漫长，屋外寒风呼啸，屋内
火堆暖暖。一家人围着火堆唠家
常。母亲也不闲着，一边和父亲说着
话，一边趁着火堆的微光打鞋底。我
和兄妹们忙着搜罗谷仓里的玉米、红
薯，放在火堆边上烤，整个屋子里都
弥漫着烤玉米、烧红薯的清香。等到
夜深之时，柴火燃尽，人也困了，一个
个离开火堆睡去，屋内只留下一堆灰
烬。

如今的乡下，火堆已不多见，取
暖多用电暖器，虽然也是热烘烘的，
却少了往日那份围火取暖的乐趣，再
也没有那种围火闲聊的温馨感觉。
冬日里那温暖的火堆，一直在我的内
心深处燃烧，成为记忆的珍藏。

《白沙》版投稿邮箱（仅限本地作者）：
kf3502669@126.com
请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地址，并附上
银行信息及账号。字数控制在1500
字内。

挖薯尾
􀳂魏台平

番薯，作为绿色食物，大家都喜欢。
提起番薯，我不由想起学生时代挖薯

尾的经历。不知内情的人望文生义，以
为挖薯尾就是挖番薯的尾巴，其实不
然。家乡的村民把第一趟挖番薯后，再
行第二趟甚至第三趟的深挖，称为“挖薯
尾”或“捡薯尾”。在已收成后的番薯地
里，基本上没有白捡番薯的可能，只有深
挖，才有收获。

番薯的生长期约半年，南方种植番薯
普遍是一年两造，春种夏收，秋种冬收。
收获埋在地里的番薯，靠一趟开挖是很难
挖干净的。而出现“挖薯尾”这种现象，也
是与当时的粮食紧张有关。

20世纪的70年代前，杂交水稻还未
推广，我国水稻产量低，粮食供应不足，全
国上下都实行粮食供给制，凭粮本或粮
票到当地粮管所购粮。那年代，我正是
学生，印象中每月只有10多市斤的粮食
指标，且这些粮食指标还不全是供应大
米，而是要搭配相应比例的面粉、高粱
粉、黄豆等五谷杂粮。因此，时常吃不饱
饭。

为解决主粮大米不足的问题，人们利
用自留地或开辟荒地、山地种植耐旱、易
生长、产量高的番薯，作为大米的补充物，
填饱肚子。

学生年代，我时常跟随同学或邻居的
孩子，利用空闲时间，扛起锄头，腰间挂上
竹篓或布袋，结伴从墟镇来到二三公里外
的田间地头，在村民已收获的地里，继续
深挖深翻一遍，将“漏网之鱼”揪出来。每
次深挖数小时，都有几斤收获。

挖薯尾是一件很辛苦的劳动，学生时
代力气小，举起四五斤重的锄头深挖番
薯，十分吃力，稚嫩的小手挥舞锄头没多
久，手掌就起了血泡，且夏天要头顶烈日，
面部、颈部都被晒得通红；冬天要迎着凛
冽刺骨的寒风，呼吸着北风呼啸卷起来的
泥土粉尘，很不是滋味。由于经常去挖薯
尾，手掌还起了厚茧。忆起那段艰辛经
历，真是刻骨铭心，经久难忘！

那时，大人们都欢迎孩子们到地里挖
薯尾，一来可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勤俭
节约的精神；二来，孩子通过劳动，避免
成熟的番薯白白烂在泥里；三来，通过孩
子们的深挖，深层地里板结、坚实的土壤
得到松软，村民也节省了犁地的力气。

挖薯尾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社会
现象。在水稻高产、粮食充足的当今时
代，挖薯尾现象已消失了。

春阳台时光 􀳂尹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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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山粤剧《海永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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